
人
間
的
緣
份
有
時
不
在
現
實
中
的

相
遇
與
相
知
，
而
是
偶
然
心
靈
間
的

觸
動
，
彼
此
不
約
而
同
來
個
電
郵
或

留
個
口
訊
，
互
相
問
候
，
甚
至
單

思
。

我
便
是
在
今
天
晚
上
梳
洗
準
備
就
寢
的

時
候
想
起
了
他
。
這
個
人
跟
我
萍
水
相

逢
，
彼
此
緣
份
也
薄
。
兩
年
前
的
秋
天
我

在
美
國
維
斯
康
辛
州
密
爾
沃
基
市
，
一
次

參
加
一
個
藝
術
展
開
幕
的
時
候
找
不
到
進

場
的
入
口
，
看
見
他
在
會
場
外
面
抽
煙
。

這
個
男
人
很
好
看
，
很
像
一
個
美
國
電
影

演
員
，
但
記
不
起
那
人
的
名
字
。
我
正
尋

找
入
口
的
時
候
，
他
向
我
做
了
一
個
瀟
灑

的
手
勢
，
指
住
正
確
的
方
向
。
我
謝
過

他
，
擦
身
而
過
，
到
了
酒
會
的
時
候
，
再

度
跟
他
遇
上
，
我
們
搭
訕
了
幾
句
，
交
了
朋
友
。

我
得
承
認
在
如
此
寒
冷
疏
落
的
湖
邊
城
市
裡
，
日

子
有
時
有
點
寂
寞
，
偶
爾
我
們
會
相
約
晚
飯
看
電
影

的
，
常
常
在
那
間
密
爾
沃
基
市
東
方
戲
院
。
有
次
喝

咖
啡
的
時
候
，
他
竟
然
跟
我
開
口
說
能
不
能
借
他
二

十
元
，
我
不
能
相
信
我
的
耳
朵
：
﹁
我
房
東
說
如
若

我
再
不
交
租
，
他
就
關
閉
暖
氣
，
這
樣
的
日
子
我
怕

熬
不
住
吧
。
﹂
我
看
㠥
窗
外
紛
飛
的
雪
，
還
是
報
以

厲
色
，
說
我
們
的
友
誼
還
是
純
粹
一
點
好
。

其
後
有
點
內
疚
，
約
他
聽
音
樂
會
，
還
想
請
他
吃

一
頓
飯
。
我
在
音
樂
廳
的
門
口
乾
等
了
半
個
小
時
不

見
他
的
蹤
影
，
想
不
到
自
此
便
沒
有
再
見
到
他
了
。

聖
誕
過
後
，
我
收
拾
一
切
準
備
回
港
結
束
訪
問
，
他

仍
如
輕
煙
一
縷
般
消
失
於
無
形
。
其
後
我
從
辦
公
室

的
郵
件
裡
收
到
他
的
來
信
，
才
知
道
他
因
債
務
進
囚

了
，
被
關
了
兩
個
月
，
不
能
跟
外
頭
通
消
息
；
在
音

樂
會
的
晚
上
心
焦
如
焚
。

我
乘
機
遠
離
這
個
短
暫
到
訪
的
城
市
，
往
機
窗
外

望
，
沒
看
見
到
囚
裡
的
他
。
但
我
們
的
﹁
緣
份
﹂
在

這
個
寒
冷
的
晚
上
因
我
的
回
憶
而
延
續
上
，
總
是
有

點
因
由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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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份的天空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我
與
何
巽
權
四
十
年
前
相
識
於
橫
頭
磡
㢏
的
一
所

﹁
成
人
夜
校
﹂，
如
今
想
來
，
這
四
十
年
來
，
香
港
經

歷
了
無
數
的
危
機
，
也
創
造
了
無
數
的
機
遇
，
或
者

可
以
說
，
何
巽
權
作
為
一
個
資
深
的
教
育
工
作
者
，

此
時
此
刻
以
永
不
言
休
的
精
神
，
撰
寫
了
︽
今
日
香

港
︾
這
本
書
，
為
我
們
細
說
﹁
獅
子
山
下
﹂
的
﹁
香
港
故

事
﹂，
在
我
看
來
，
故
事
中
有
他
也
有
我
，
有
我
們
的
上
一

代
也
有
我
們
的
下
一
代
，
那
已
經
不
局
限
於
﹁
通
識
﹂
教

育
，
似
乎
近
於
﹁
我
城
﹂
的
生
活
發
展
史
了
。

嚴
格
來
說
，
橫
頭
磡
㢏
並
沒
有
消
失
，
正
如
﹁
獅
子
山
下
﹂

的
﹁
香
港
故
事
﹂
永
遠
不
會
消
失
，
也
許
，
這
個
城
市
發

展
節
奏
太
急
促
了
，
消
失
了
的
只
是
充
滿
寓
意
的
某
些
場

景
︵
比
如
七
層
徙
置
大
廈
的
天
台
夜
校
︶，
某
些
艱
辛
歲
月

的
記
憶
︵
比
如
說
何
巽
權
和
他
的
同
代
人
孜
孜
不
倦
的
求

變
、
求
新
、
求
好
的
精
神
︶。

話
說
橫
頭
磡
這
個
位
於
﹁
獅
子
山
下
﹂
的
小
社
區
，
原
稱

﹁
橫
頭
砍
﹂，
據
說
乃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初
日
治
時
代
的
刑

場
，
所
謂
﹁
橫
頭
砍
﹂，
意
指
日
軍
用
軍
刀
將
無
辜
者
頭
顱

砍
下
來
的
地
方
。

六
十
年
過
去
了
，
由
﹁
橫
頭
砍
﹂
到
﹁
橫
頭
磡
﹂，
由
從

前
的
橫
頭
磡
㢏
到
今
天
的
﹁
宏
﹂
字
頭
的
公
共
屋
㢏
與

﹁
富
﹂
字
頭
的
居
屋
，
一
如
由
從
前
的
﹁
老
虎
岩
﹂
到
今
天

的
﹁
樂
富
﹂，
處
處
都
是
生
生
不
息
的
﹁
香
港
故
事
﹂，
處

處
都
遺
留
了
孜
孜
求
變
的
﹁
香
港
精
神
﹂—

六
十
多
年

來
，
時
代
的
轉
變
是
既
急
且
遽
，
何
巽
權
透
過
︽
今
日
香

港
︾
這
本
書
提
醒
我
們
，
﹁
行
到
水
窮
處
，
坐
看
雲
起
時
﹂
的
精
神

其
實
一
直
沒
有
改
變
，
只
是
在
不
同
時
期
以
不
同
形
態
在
我
們
的
眼

前
展
現
。

何
巽
權
還
透
過
︽
今
日
香
港
︾
這
本
書
提
醒
我
們
，
永
不
消
失
的

﹁
香
港
精
神
﹂，
無
疑
就
是
這
個
城
市
安
身
立
命
的
根
本
精
神—
在
我

看
來
，
這
份
根
本
精
神
在
何
巽
權
筆
下
從
四
十
年
前
﹁
獅
子
山
下
﹂

的
﹁
橫
頭
磡
﹂
天
台
夜
校
向
四
方
八
面
伸
展
，
具
體
地
在
這
本
高
度

概
括
的
小
書
展
現
出
來
，
﹁
今
日
香
港
﹂
不
是
一
天
建
成
的
，
而
是

經
過
幾
代
人
刻
苦
經
營
，
一
步
一
個
腳
印
，
每
個
腳
印
都
留
下
一
些

可
歌
可
泣
的
困
難
與
機
遇
，
才
可
以
一
步
一
步
地
遇
山
開
山
，
遇
海

填
海
，
不
斷
因
應
時
代
和
形
勢
求
變
、
求
新
、
求
好
，
才
可
以
走
到

今
時
今
日
的
處
境
。

︽
今
日
香
港
︾
條
目
分
明
，
文
字
清
暢
，
深
入
淺
出
，
全
書
分
為
上

篇
和
下
篇
，
上
篇
是
把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來
香
港
社
會
及
香
港
人
心

態
的
變
化
，
分
作
四
章
，
分
別
是
﹁
製
造
業
時
代
的
香
港
﹂︵
一
九
四

九
至
一
九
七
○
︶、
﹁
服
務
業
時
代
的
香
港
﹂︵
一
九
七
○
至
一
九
八

五
︶、
﹁
知
識
型
產
業
時
代
的
香
港
﹂︵
一
九
八
五
至
一
九
九
七
︶、

﹁
中
港
兩
地
經
濟
一
體
化
時
代
的
香
港
﹂︵
九
七
後
︶
；
下
篇
是
根
據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試
通
識
教
育
科
試
題
的
內
容
大
綱
，
另
分
三
章
，
分

別
是
﹁
生
活
素
質
﹂、
﹁
法
治
和
社
會
政
治
參
與
﹂、
﹁
身
份
和
身
份

認
同
﹂。

我
向
廣
大
讀
者
︵
尤
其
是
在
日
趨
功
利
的
教
育
制
度
下
對
前
途
深
感

徬
徨
的
中
學
生
︶
推
薦
︽
今
日
香
港
︾
這
本
書
，
因
為
何
巽
權
這
本

小
書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大
書
，
它
不
但
搜
集
了
詳
盡
而
紮
實
的
資
料
，

更
不
忘
提
醒
每
一
位
讀
者
，
只
有
更
深
刻
地
認
識
香
港
在
不
同
時

期
、
不
同
困
境
與
機
遇
，
才
可
以
真
正
地
認
識
自
己
：
一
方
面
重
新

認
知
自
己
的
﹁
身
份
﹂
和
﹁
身
份
認
同
﹂，
另
一
方
面
，
重
新
思
考
自

己
跟
香
港
發
展
史
究
竟
有
什
麼
關
係
。

何巽權的「香港故事」
葉　輝

琴台
客聚

退
休
年
餘
近
日
才
有
閒
情
翻

翻
舊
辦
公
桌
剩
品
，
有
一
綵
緞

硬
皮
公
文
夾
包
㠥
之
精
美
宣
傳

專
刊
上
印
﹁
美
麗
華
酒
店
　
城

中
名
人
魚
翅
宴
﹂，
乃
二
○
○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發
出
。
一
函
觸

及
記
憶
，
當
年
這
一
日
為
五
十
年
歷

史
之
五
星
級
城
中
酒
店
重
新
裝
修
及

建
新
翼
落
成
再
開
幕
剪
綵
之
慶
祝
。

那
時
回
歸
不
久
，
香
港
經
濟
向
上
，

股
樓
大
盛
，
市
面
上
豪
華
食
肆
處
處

滿
座
，
正
流
行
﹁
食
得
招
積
、
㠥
得

出
色
﹂
的
魚
翅
撈
飯
，
那
時
中
環
股

市
金
銀
貿
易
場
鄰
近
之
茶
樓
食
肆
真

的
流
行
魚
翅
撈
飯
，
不
少
股
市
掮

客
、
炒
家
、
經
紀
午
膳
吃
飯
團
聚
大

多
數
喜
形
於
色
，
侃
侃
而
談
口
若
懸

河
，
午
餐
吃
鮑
參
翅
肚
等
閒
事
矣
。

那
陣
果
真
不
少
人
叫
個
紅
燒
魚
翅
加
小
碗
白

飯
，
以
魚
翅
撈
飯
而
吃
，
魚
翅
用
鮮
冶
上
湯
熬

燴
而
成
，
美
味
適
口
甚
好
下
嚥
。
此
﹁
魚
翅
撈

飯
﹂
乃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初
，
香
港
第
一
次

股
市
高
潮
時
開
始
流
行
，
但
一
九
七
九
年
左

右
股
市
狂
瀉
，
不
少
炒
家
破
產
更
自
殺
，

﹁
魚
翅
撈
飯
﹂
偃
旗
息
鼓
了
十
載
以
上
。
想
不

到
踏
入
千
禧
年
，
香
港
再
見
旺
市
，
美
麗
華
酒

店
公
關
帶
頭
再
掀
此
高
潮
。
阿
杜
記
得
十
年
前

之
此
夜
，
冠
蓋
雲
集
，
當
年
名
作
家
黃
雅
歷
、

薛
興
國
、
韓
中
旋
、
蔣
芸
、
陳
任
、
趙
善
真
、

吳
淑
秋
、
黃
子
程
等
等
雲
集
，
今
日
在
回
憶
中

一
挖
，
有
些
老
友
已
騎
仙
鶴
去
了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了
。

但
﹁
魚
翅
撈
飯
﹂
也
好
像
完
成
了
港
人
美
食

史
之
使
命
，
在
近
些
年
環
保
分
子
力
議
下
，
多

數
地
方
已
以
愛
護
動
物
為
主
題
，
禁
食
或
戒
食

魚
翅
，
不
少
人
擺
結
婚
酒
宴
也
聲
明
是
﹁
無
翅

宴
﹂，
彷
彿
吃
魚
翅
者
是
罪
大
惡
極
之
人
，
酒
樓

上
﹁
拿
盅
魚
翅
來
浪
浪
口
﹂
之
類
豪
語
早
成
歷

史
語
言
，
廿
歲
以
下
新
一
代
保
證
聽
也
未
聽

過
。
在
下
此
時
手
握
一
張
十
年
前
之
酒
店
宴
會

通
知
柬
，
而
驚
覺
此
已
是
歷
史
文
物
，
可
見
時

代
節
奏
進
展
實
在
是
太
快
一
點
了
。

魚翅撈飯
阿　杜

杜亦
有道

過
去
，
中
國
發
展
得
最
快
的
地
區
是
沿
海
地
區
。
但
是
在
第
十
二
個

五
年
計
劃
中
，
西
部
的
面
貌
將
會
翻
天
覆
地
變
化
，
是
經
濟
發
展
最
快

的
地
區
。

過
去
，
西
部
的
省
份
山
嶺
重
重
疊
疊
，
城
市
建
設
一
般
都
在
盆
地
之

中
，
城
市
和
城
市
之
間
交
通
困
難
，
城
鄉
之
間
的
交
通
更
加
不
方
便
。

最
近
重
慶
市
已
經
找
到
了
打
破
這
種
地
形
劣
勢
的
辦
法
，
就
是
興
建
地
下
隧

道
和
高
架
鐵
路
，
使
分
散
的
大
城
市
和
農
村
鄉
鎮
聯
結
起
來
，
大
大
加
快
人

流
和
物
流
的
速
度
，
今
後
重
慶
市
的
經
濟
增
長
能
力
大
大
提
高
。
同
樣
道

理
，
四
川
省
將
來
的
發
展
後
勁
也
非
常
高
。

內
陸
省
份
和
沿
海
省
份
的
聯
結
，
倚
靠
高
速
鐵
路
。
這
是
長
距
離
的
高
速

運
輸
手
段
。
中
距
離
的
運
輸
手
段
就
是
靠
﹁
都
市
快
軌
﹂，
它
和
地
鐵
的
密

集
車
站
安
排
有
所
不
同
，
地
鐵
大
約
每
一
公
里
就
有
一
個
車
站
，
都
市
快
軌

大
約
十
公
里
一
個
車
站
，
以
方
便
處
於
主
城
和
區
縣
之
間
的
市
民
出
行
。
根

據
重
慶
的
設
計
，
中
心
城
市
和
鄰
近
的
小
城
市
之
間
的
鐵
路
系
統
將
會
長
達

五
百
公
里
，
各
區
、
市
、
縣
之
間
一
小
時
以
內
直
接
通
達
。

都
市
快
軌
載
客
量
大
，
車
體
比
地
鐵
要
長
要
寬
，
長
度
達
到
了
二
十
四
米

︵
地
鐵
車
廂
長
二
十
米
︶，
寬
達
到
了
三
米
，
並
且
還
要
高
一
些
，
這
樣
車
廂

內
的
空
氣
流
動
更
加
好
。

﹁
都
市
快
軌
﹂
時
速
在
一
百
四
十
公
里
左
右
，
比
地
鐵
時
速
一
百
公
里
快

一
點
，
比
高
鐵
時
速
二
百
公
里
慢
一
點
。
目
前
在
廣
州
至
深
圳
之
間
運
營
的

軌
道
列
車
，
就
是
﹁
都
市
快
軌
﹂。
到
二
○
一
三
年
，
重
慶
計
劃
建
成
一
百

九
十
六
公
里
的
城
市
軌
道
，
到
二
○
三
○
年
，
建
成
﹁
九
環
一
線
﹂
五
百
一

十
三
公
里
和
二
百
七
十
座
車
站
。
九
年
之
後
，
北
車
集
團
將
會
在
重
慶
市
兩

江
新
區
設
立
軌
道
交
通
生
產
線
，
形
成
年
產
五
百
輛
城
軌
、
二
百
輛
高
速
列

車
、
動
車
組
和
維
修
二
百
輛
軌
道
交
通
車
輛
的
規
模
，
年
產
值
達
到
一
千
億

元
，
成
為
全
國
重
要
的
軌
道
交
通
裝
備
生
產
基
地
。
屆
時
，
重
慶
製
造
的
軌

道
車
輛
將
輻
射
包
括
成
都
、
昆
明
、
西
安
等
中
西
部
市
場
。

北
京
地
鐵
、
平
壤
地
鐵
、
天
津
地
鐵
、
德
黑
蘭
地
鐵
、
深
圳
地
鐵
︵
羅
寶

線
、
蛇
口
線
、
龍
崗
線
︶
地
鐵
車
輛
、
曼
谷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城
軌
車
輛
，
都

是
由
北
車
集
團
所
製
造
的
。

近
年
來
，
不
㢛
鋼
、
鋁
材
、
碳
纖
維
、
電
子
器
材
的
價
格
不
斷
飛
升
，
北

車
集
團
的
成
本
也
急
速
上
升
，
怎
樣
應
對
這
個
局
面
，
成
為
了
一
個
新
課

題
。
過
去
，
一
度
曾
經
把
一
些
零
部
件
進
行
外
判
，
曾
經
出
現
了
一
些
質
量

問
題
，
最
後
也
影
響
到
火
車
頭
耐
用
性
，
所
以
，
北
車
集
團
最
近
收
回
了
一
些
今
年
剛

剛
出
廠
的
火
車
，
重
新
檢
查
和
整
改
，
確
保
行
車
安
全
。
看
來
，
零
件
的
製
造
外
判
，

怎
樣
控
制
質
量
，
是
一
個
新
問
題
。
中
國
的
火
車
工
業
發
展
得
很
快
，
快
中
求
好
，
質

量
求
佳
，
已
經
成
為
今
後
的
發
展
目
標
。

西部交通電氣化克服山地缺陷
范　舉

古今
談

市
民
家
居
、
辦
事
處
或
手

機
經
常
接
到
推
銷
電
話
，
除

了
感
覺
煩
擾
自
然
也
擔
心
個

人
通
訊
資
料
外
洩
。
早
說
過

如
今
才
來
談
立
法
禁
止
已
然

太
遲
，
主
因
是
推
銷
電
話
的
生

意
，
絕
大
部
分
早
年
已
經
遷
移
入

內
地
運
作
，
由
境
外
撥
打
回
港
，

故
可
以
相
信
資
料
已
然
轉
傳
境

外
；
在
根
本
不
可
能
越
境
執
法
、

況
且
資
料
控
制
在
推
銷
中
心
的
大

前
提
下
，
所
謂
保
障
只
能
是
針
對

往
後
發
出
的
新
通
訊
號
碼
而
已
，

對
早
年
發
出
而
市
民
使
用
有
年
的

聯
絡
號
碼
，
保
障
是
無
從
談
起
。

以
北
京
豐
台
區
近
日
審
理
的
涉

嫌
非
法
獲
取
公
民
個
人
資
訊
案
件

為
例
，
被
告
人
王
濤
供
稱
，
於
二

○
○
九
年
九
月
，
在
深
圳
以
千
八

元
人
民
幣
的
代
價
向
他
人
購
買
一

個
存
儲
量
為1.5T

︵1500G

︶
的
外
置
硬
盤
，

當
中
已
含
有100G

的
公
民
個
人
資
訊
。
王
某

其
後
聘
請
了
十
多
名
員
工
，
利
用
非
法
購
來

的
公
民
個
人
資
訊
推
銷
商
品
牟
利
。
出
售
內

含
檔
案
的
硬
盤
，
早
已
是
業
內
不
成
文
推
銷

硬
盤
的
手
法
；
一
般
而
言
購
買
者
可
以
選
擇

盤
內
包
含
非
法
下
載
的
電
影
、
劇
集
或
音

樂
。
至
於
選
擇
內
含
公
民
資
訊
也
並
非
不
尋

常
，
說
到
底
，
還
不
是
所
費
無
幾
地
提
升
該

硬
盤
的
價
值
。
對
利
用
個
人
資
訊
促
銷
生
意

的
人
來
說
，
資
訊
當
然
更
有
價
值
。
案
情
又

透
露
，
公
安
檢
驗
犯
案
人
家
居
電
腦
，
發
現

犯
案
人
利
用
硬
盤
內
的
資
料
在
網
上
與
人
交

換
，
被
拘
時
其
電
腦
內
已
存
有
超
過
二
千
八

百
萬
條
個
人
資
訊
，
約
是
全
國
人
口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二
。

一
般
而
言
，
要
合
法
成
功
地
搜
集
及
處
理

個
人
資
訊
，
視
乎
詳
細
程
度
的
不
同
成
本
有

差
異
，
但
總
得
兩
百
到
三
百
元
港
幣
，
在
內

地
要
徵
集
二
千
八
百
萬
條
個
人
資
訊
，
成
本

縱
使
再
低
也
是
個
異
常
龐
大
的
數
字
，
這
亦

可
以
理
解
為
何
有
人
總
千
方
百
計
販
賣
或
要

獲
得
這
些
資
料
。

有料硬盤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二
月
，
又
回
到
文
學
與
電
影
的

話
題
。
明
天
三
時
半
在
油
麻
地

K
ubrick

，
再
有
︽
香
港
文
學
與
電

影
︾
的
發
佈
會
，
由
李
歐
梵
教
授

和
羅
卡
先
生
擔
任
嘉
賓
。
後
天
，

我
答
應
了
︽
字
花
︾，
在
林
海
音
的
︽
兩

地
︾
映
後
座
談
分
享
。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的
六
部
作
家

紀
錄
片
，
我
看
了
其
中
五
部
半
︵
由
於

事
忙
，
鄭
愁
予
的
︽
如
霧
起
時
︾
只
看

了
上
半
部
︶，
跟
主
流
意
見
一
樣
，
我
也

認
為
拍
攝
王
文
興
的
︽
尋
找
背
海
的
人
︾

最
好
。
第
二
位
呢
，
我
會
選
擇
關
於
林

海
音
生
平
及
作
品
的
︽
兩
地
︾。
拍
攝
楊

牧
的
︽
朝
向
一
首
詩
的
完
成
︾
和
周
夢

蝶
的
︽
化
城
再
來
人
︾
比
較
平
庸
，
至

於
余
光
中
的
︽
逍
遙
遊
︾
就
在
水
準
之

內
。︽

兩
地
︾
與
其
他
五
部
不
同
，
林
海

音
已
不
在
世
了
，
只
能
透
過
後
人
、
學
者
和
同
輩

去
講
說
，
因
此
影
片
充
滿
㠥
一
種
憶
往
的
氣
氛—

回
憶
她
的
生
平
、
回
憶
她
的
家
世
、
回
憶
她
的
出

版
社
︵
純
文
學
的
主
張
︶、
回
憶
她
的
家
︵﹁
林
先

生
家
的
客
廳
，
就
是
半
個
台
灣
文
壇
﹂︶、
回
憶
她

的
︽
城
南
舊
事
︾、
回
憶
她
的
北
平
往
事
、
回
憶
她

的
編
輯
工
作
、
回
憶
她
如
何
觸
犯
政
治
禁
區
、
回

憶
她
如
何
提
攜
新
人
後
輩
︵
如
黃
春
明
、
林
懷
民

等
，
想
及
此
，
我
內
心
也
不
禁
再
次
深
深
感
動⋯

⋯

不
好
意
思
，
請
讓
我
停
一
停
再
寫
下
去
︶。

︽
兩
地
︾
的
優
秀
，
在
於
完
整
地
帶
出
林
海
音

的
人
格
與
人
品
，
看
完
紀
錄
片
，
我
覺
得
林
海
音

本
人
比
她
的
作
品
更
吸
引
我
。
不
要
誤
會
，
我
並

不
是
說
︽
城
南
舊
事
︾
寫
得
不
好
，
事
實
上
，
做

人
比
做
作
品
更
難
，
令
我
肅
然
起
敬
的
，
不
是
她

的
著
作
，
而
是
她
的
勇
氣
和
量
度
、
主
張
和
眼

光
、
貢
獻
和
人
格
力
量
。
這
些
通
常
可
以
比
文
學

作
品
發
揮
更
持
久
的
影
響
力
，
更
讓
人
不
能
忘

卻
。︽

兩
地
︾
的
水
墨
動
畫
運
用
得
好
，
帶
回
民
國
的

感
覺
，
也
教
我
想
起
陳
衡
恪
︵
陳
師
曾
︶
的
︽
北

京
風
俗
人
物
畫
︾，
配
合
︽
城
南
舊
事
︾
的
內
容
、

︽
送
別
︾
的
旋
律
、
林
海
音
的
往
事
。
一
切
已
天
衣

無
縫
。 林海音與《兩地》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自從養成去頤和園散步的習慣，觀察公園「舞
台」諸生相就成了一件頗有意思的事兒。在

頤和園四季變幻無窮的迷人景致之中，也演繹㠥
多姿多彩的人生小小片段。
早就有人說過，城市綠地的面積以及質量，關

係到社會的穩定。此話頗有些哲理：如果無論貧
富，老百姓都能經常置身於鳥語花香的、景致怡
人的大自然之中，憤世嫉俗的心態自然會被撫平
很多。城市公園尤其是風景名勝，對社會和諧安
定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
進了頤和園正門，向右拐向松柏茂盛的萬壽山

後山，即使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也立即會感到一
股幽幽的陰涼。沿一條窄窄的小路走去，舉目望
去，滿山皆是百齡以上的蒼松翠柏，躁動的心立
即就會安靜妥貼下來。如果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午
後，你便會聽到從山上傳來一陣清脆甜美的歌
聲。順㠥山路台階攀緣而上，就見到山路邊一古
樸的亭子上有兩位女士正在輕展歌喉。那是用標
準美聲唱的古典歌劇。一個低音渾厚一個高音純
淨，二重唱的效果之美，在我聽來可以算是天合
之作。厚㠥臉皮上前搭話，得知一位曾是一國企
工會幹部，一位曾是某企業合唱團的領唱。再熟
了，就得知她們不僅是歌友也是病友─她們都患
了癌症。動過手術之後，頤和園就成了她們的天
然療養之地。天好時便來到這個小亭子練氣功、
餵喜鵲、唱歌、閒聊。說㠥話，就見亭子邊松樹
間喜鵲飛，松鼠跳，女士們就拿出乾糧、花生，
親切地喚㠥喜鵲和松鼠名字，給牠們餵食。喜鵲
叫「大乖」，松鼠叫「小黃」。喜鵲、松鼠在她們
身邊的山石上跳來跳去地吃食，一點兒也不怕
人，顯然早就混熟了。頤和園也是流浪貓的天

堂，個個都養得雍容華貴，根本不怕人，就是因
為每天都有如兩位女士一樣的愛心人士定時餵
養。
兩位女士並不孤單，說㠥話，就不斷有三兩病

友或是歌友路過亭子，跟她們打㠥招呼，進來合
唱幾支歌，聊一會兒天，隨後便匆匆而去各忙各
的。原來這個環境幽靜的小亭子，是一個小小的
病友、歌友聚會場所。佛香閣下萬壽山上，包容
㠥一些堅守生命的小圈子，人們聚在一起鍛煉氣
功終年不輟。我想，安頓生命，未償不是一個偉
大的事業。頤和園更是歌者喜愛的地方。風和日
麗的周末，總能聽到一個由四姐妹組合的無伴奏
合唱。她們唱的都是中外民歌，高低音部組合出
旋律悠揚曲子。唱高聲那位大姐，雖然已經滿頭
銀髮，嗓音卻竟還如童聲般清脆。幾姐妹酷愛音
樂，每個周末都帶上全家，相約來頤和園盡情唱
上一天。她們各自的老公坐在亭邊的廊子上，帶
㠥裝滿了食物、水等的拉桿箱，還兼做聽眾以及
掌聲鼓勵者，當然，更多的掌聲來自遊人們。幾
十人的大型合唱團活動在昆明湖邊壯麗的寬敞的
廓如亭中。義務伴奏者賣力地敲打㠥電子琴以及
大鼓。曲目多是紅歌，尤其是《紅軍不怕遠征
難》，雄壯的歌聲驚起了亭子上搭窩的鴿子，飄蕩
在昆明湖上。歌者年齡參差不齊，中老年居多，
年輕人鳳毛麟角。路過的遊人有的起聲同唱，有
人避之不及。對多數人來說，在湖光山色中一展
歌喉，也是一種壓力釋放方式吧！
每逢走到頤和園的耕織圖地區，便會聽到湖邊

亭榭上傳來的歡快的舞曲，那兒常年活動㠥跳交
誼舞的圈子。翩翩起舞者不乏形體氣質俱佳者。
女士衣㠥艷麗時尚，冬日也會穿上鮮艷的裙子，

男士也多樸素而衣冠楚楚，舞技的確比一些街邊
小公園裡的即興舞者高超不少。一位身材瘦削的
男士看來是教練，不時指導大家，與人切磋舞
技，他舞起來更別有一番紳士風度。我雖不愛跳
舞，但看㠥午後陽光下舞者旋轉的身影，也能感
覺出生命的美好。在頤和園，歌者、舞者有「圈
子」，吹葫蘆絲、踢毽子、抖空竹、打撲克，下象
棋等都有㠥愛好者圈子，這些園內基層「民間組
織」，都有固定的活動場所。打撲克的主要聚集在
北宮門，幾塊大石桌鋪塊厚布就開戰，「啪啪」
地甩牌；踢毽子、下象棋的主要聚集在湖邊亭
榭。親朋好友圍成一圈，一個毽子在人們的腿腳
間來回飛舞，長久不會落地。吹葫蘆絲的在南如
意門不遠的廊下。幽遠清麗的葫蘆絲樂，給頤和
園蒙上一層典雅婉約之色，激起內心別樣情懷。
只有垂釣者是孤獨的。他們依湖而坐，默默守㠥
魚桿。偶爾釣起一條，即使是極小的一條，也會
頗有成就感。本來釣者就是意不在魚而在堅守，
珍惜那份面對一汪清清湖水時的寧靜。積極行動
者是日日不息的暴走大軍。無論是一身迷彩服、
大步流星的壯漢，還是邊走邊聊的儒雅文人，無
論是推㠥童車悠然邁步的年輕父母，還是白髮蒼
蒼互相攙扶的老者，都成了健康大道的熟臉。頤
和園長度達8公里的健康大道，成為一個獨特的交
際場。年年月月碰面的暴走者們，雖然素不相
識，卻能看到彼此一年年更加健康。
在頤和園，有一個圈子卻不敢恭維─泳者們。

無論春夏秋冬，他們都出現在頤和園的小湖邊，
即使是白雪皚皚的隆冬也要鑿冰下水。精神上令
人佩服，道德上卻有缺失，因為他們游泳的水
域，正是掛有「禁止游泳」標識的飲用水源。不
知什麼原因，多年來飲用水源禁止游泳的禁令，
對這個小團體根本不起作用。他們成群結隊地活
動，其中不少是白髮蒼蒼的老者。見到這些老者
在清清的水域中坦然暢游，總讓人想起一句話：

為老不尊。有人說，這些人是頤和園門外村裡的
村民，一代代人都在頤和園游泳，所以管理者不
願多管。頤和園也是個小小的經濟圈，活躍㠥無
數小販。從冰棍、玉米到扇子、格格帽，都有人
經營。園管也曾嚴厲打擊，但收效甚微。小販自
有生存之道。黑導遊依然往裡帶遊客，衛生可疑
的「老冰棍」依然吆喝㠥賣得漫山遍野。老冰棍
銷售鏈相當嚴密：批發者先把貨源偷運進園存放
後山深井之中，然後小販隨時小量批發。批發價
極低的老冰棍賣到一元一根，獲利可觀。至於老
玉米，批發點設在與頤和園一牆之隔的小院，隨
時用繩索進貨。園邊的居民是頤和園經濟圈的最
大受益者，靠園吃園成了傳統。
對很多遊人來說，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之外，

頤和園那活潑的塵世氣息更誘人。氣候怡人之
時，不少人會在湖邊林地搭帳篷消磨一天，細細
品味自然與人文景觀。常見到有的旅遊團，太陽
快下山才把隊伍帶入園，好點兒的帶㠥長廊匆匆
一走，差的乾脆在昆明湖邊合個影就集合上車。
如此走馬觀花看來是高效率，卻錯過了領略頤和
園細節的機會。民俗民風，有時就在當地園林中
悄悄展現。

頤和園眾生態

■頤和園長廊裡唱歌的老人。 網上圖片


